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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观察

盐城偶拾
盐城的天，总带着些湿润的意味，空气里能拧

出三分潮气，两分盐味，剩下五分，大概是晒足了日
头的棉布被子味儿，蓬松得叫人想一头栽进去。

同室的袁，是南通人，精细得很。某日课后，他
掸了掸衣裳下摆，说：“总该去看看你们盐城的‘客
厅’。”他说的“客厅”，便是聚龙湖。我蹬上那辆总
吱呀作响的二手自行车，驮着他去了。

湖确乎是体面的。水被修得齐整，一圈儿是光
洁的石岸，散步的人，推婴儿车的人，牵小狗的人，
都悠闲。几丛芦苇倒是野生的，瘦伶伶地立在湖
边，穗子灰扑扑的，与不远处那晶莹剔透的电视塔
对着，怪有意思的——像位青布长衫的老先生，误
入了西装革履的宴会，却也不窘，自顾自地站着。
袁忙着寻角度拍照，说要“构图”。我却爱看那水边
的钓者，在小马扎上坐着，半天不动，仿佛也是芦苇
的一种。他们不关心身后那些晃动的、鲜亮的影
子，只盯着水面那一点浮子，那神情，倒比这湖本身
还要静些。

真正的盐城味，不在这些崭新的“客厅”，得往
巷子里钻，往那些被阳光晒得发白的旧街走。一日
清早，我被本地同学邱喊醒：“走，带你‘过早’去。”
他说的“过早”，是城西北一片老地界。路是旧的，
两旁的梧桐枝叶快挨上了。寻着一处不起眼的老
铺，木招牌被油烟熏得乌亮。邱熟门熟路：“两碗鱼
汤面，一笼蒸饺。”面端上来，汤是牛乳般的白，浓稠
稠的，飘着碧绿的蒜叶。面条浸在汤里，吸足了鲜
气。邱凑近碗边，吹一口气，也不抬头：“你尝尝这
个，比什么‘网红’点心实在。”那汤一入口，一股温
厚的鲜便顺着喉咙滑下去，暖意从胃里慢慢漾开，
浑身毛孔都舒坦了。铺子外头，有拖着买菜小车的
老人慢悠悠地过，车轱辘轧着青石板，咕噜咕噜
响。这光景，这滋味，是盐城人过了几十年的，妥
帖，安稳。

后来，我独自骑车往南，去看过“新弄里”。名
字起得俏皮，地方也时髦，红砖墙上爬着绿藤，书
店、咖啡馆、小酒馆，一家挨一家。下午时分，露天
座上坐着些年轻人，对着电脑，低声说话。我进入
一家旧书店，翻书，竟在一本几十年前的县志里，读
到我们学校前身“盐城初级职业中学”的记载，说校
址原在东门外，四周多河塘，学生常于课余摸螺
蛳。我不禁笑出声，原来我们这些穿着运动鞋、刷
着手机的后生，与那些卷着裤腿、在河塘里摸索的
前辈，竟有这样的牵连。这书页间的尘土气，与窗
外飘来的咖啡香混在一处，倒也不觉得冲突。

自然也随大流去看过丹顶鹤。在保护区，远远
地，只见水泊映着天，芦花白茫茫一片。鹤是有的，
一两只，立在浅水处，颈细长，姿态是说不出的清
傲。风吹过来，芦荡起伏，像一片灰白的海。那一
刻很静，人声、车声都远了。忽而想起古称“瓢城”
的盐城，形状似瓢，聚水，也聚盐，聚着这千百年来
碱土里生发出的、既朴拙又轻盈的生灵。那鹤仰起
头，鸣叫了一声，空灵灵的，穿过整个下午的空气，
落到我心里去了。

回到学校，天已擦黑，宿舍楼的灯一盏盏亮起
来，暖黄的一片。食堂那边飘来熟悉的饭菜气。袁
正修他那日在聚龙湖拍的照片，转头问我：“你们盐
城，到底哪里最好？”

我想了想，说不上来，哪里最好呢？是那碗稠
得能粘住筷子的鱼汤面？是旧书里那一行关于摸
螺蛳的记载？还是湿地深处那一声不经意的鹤
鸣？或许都是，又或许都不是。这城像一本翻开的
书，新印的彩页固然鲜亮，可真正让人感到亲切的，
却是纸页间年深日久的、微微潮润的气息。这气
息，你得在这里住下来，慢慢地将日子过进去，才能
闻得真切。

窗外，槐树的影子投在墙上，淡淡的。风里海
腥气又重了些，怕是要落雨了。明天早课是微积
分，得预备。这寻常的日子，才是盐城给我最实在
的“打卡处”吧。

盐城师范学院商学院人力资源2516班 郑凯文

我从记事起，记忆中便有一抹挥之不去的淡
黄，伴随着沁人心脾的清香，以及爷爷那充满慈
爱的呼唤声。那棵扎根在老家院子里的桂花树，
承载了我整个童年的金色光景。可如今，桂花香
依旧在秋风中萦绕，爷爷的声音却已消散在岁月
的长河里，再也捕捉不到。

我，想爷爷了！
每当我看到关于亲情的文字，或是路遇蹒跚

独行的老人，我的思绪就会飘向远方。我会对着
一簇簇细碎的桂花出神，在脑海里一遍遍复刻爷
爷陪我的每一幕……

记忆里，那棵桂花树总是格外高大。每年金
秋，重重叠叠的绿叶间便会冒出万千“碎金”。那
时我年纪小，总爱在树下撒欢。爷爷怕我磕着碰
着，会放下手中的农活，笑眯眯地坐在藤椅上守
着我。

我记得，每当桂花盛开最浓烈的时候，爷爷
总会变戏法似的拿出一块巨大的床单，小心翼翼
地铺在树下。他牵着我的手，轻声说：“玥玥宝
贝，咱们来‘摇桂花雨’喽！”爷爷那双布满老茧却
异常温暖的大手握住树干，轻轻一晃，刹那间，细
碎的花瓣如雨点般纷纷落下，落在了我的发梢，
也落在了爷爷满是皱纹的笑容里。我兴奋地在

“雨”中转圈，爷爷则拍打着我身上的落花，眼神
里全是宠溺：“慢点，别摔了，这些花儿留着给你
做桂花糕吃。”

那时候的我，最馋的就是爷爷亲手做的桂花
糕。爷爷会把收集起来的桂花仔细挑拣、清洗、
晒干，再拌上清甜的蜂蜜。在灶台升起的袅袅烟
雾中，爷爷耐心等待着糯米的蜕变。当热气腾腾
的桂花糕出锅时，他总是先切下最软糯的一块，
吹凉了喂到我嘴边。那丝丝入扣的甜味和清幽
的花香，成了我童年里最珍贵的味觉记忆。

不仅是吃食，哪怕是冬日寒风凛冽，只要我
喊一声冷，爷爷就会把我那双冰凉的小手揣进他
厚实的大袄里。他会指着那棵掉光了花的桂花
树告诉我：“玥玥宝贝，你看！桂花树在睡觉呢，
等它睡醒了，就又要给你开花、做糕点啦！”

爷爷，我想您了！
现在的您，在那边过得还好吗？您在那边一

定会种一棵桂花树吧！中秋的月亮真圆，您还记
得吗？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在树下赏月吧。您，想
家了吗？我和爸爸妈妈都想您了！

可是，您为什么要走啊？那漆黑的夜晚，每
次回家，您都说让我好好学习，可是爷爷，现在的
我已经名列前茅，我兑现了对您的承诺，您为什
么不睁眼看看您的孙女呢？哪怕只是一眼，我也
想告诉您我有多努力！

现在小区的枫叶灿烂如霞，一丛又一丛野花
也悄然盛开，微风拂过面颊，混杂着一丝微凉和
熟悉的泥土香，那是您在寻找我吗？那味道我太
熟悉了！

老家的那棵桂花树依旧年年飘落，它们依旧
执着地把清香给予路人，与清风共舞。而我，只
能在每一个花香浮动的黄昏，闭上眼，在记忆的
深处重温那场永不谢幕的“桂花雨”，去寻找那个
永远坐在树下，等我回家的老人。

爷爷，我想您了！
盐城京师实验学校初一（18）班 奚江玥

那棵桂花树

至爱亲情

鸡蛋饼

亲身体验

爷爷那双布满老茧却异常温暖的大手握住
树干，轻轻一晃，刹那间，细碎的花瓣如雨点般纷
纷落下，落在了我的发梢，也落在了爷爷满是皱
纹的笑容里。

这城像一本翻开的书，新印的彩页固然鲜亮，
可真正让人感到亲切的，却是纸页间年深日久的、
微微潮润的气息。这气息，你得在这里住下来，慢
慢地将日子过进去，才能闻得真切。

小时候放学，每隔几天，就要缠着母亲买一
个鸡蛋饼。坐在电瓶车后座，手里捧着热乎乎、有
些烫手的鸡蛋饼，是一件极幸福的事。这种幸福不
只源于美味，还来自期待的满足，一天学上下来的
放松，以及即将归家的喜悦。后来，到南京读大学，
才发觉外地没有“鸡蛋饼”的说法，大家叫“鸡蛋灌
饼”。一字之隔，隔开了两种类似的食物，也隔开了
故土与他乡。

据说盐城鸡蛋饼历史并不长。学校门口、菜场
旁边，一架小推车，上面搁块圆铁板，旁边摆一桶油、
一盆面糊、一筐鸡蛋，加上葱花、香菜、榨菜丁、甜面
酱——这就是全部家当。早晨固然有卖的，但我印
象更深的是傍晚放学。太阳斜斜地照在校门口的香
樟树上，我们背着书包蜂拥出来，肚子饿得咕咕叫。
摊位前总围着一圈学生，叽叽喳喳地，伸长脖子往铁
板上看。摊主阿姨倒是不慌不忙，手里的“竹蜻蜓”
转得稳稳当当。

高中时，校门口阿姨戴一副蓝布袖套，头发用
夹子别得齐齐整整。每天放学前，她准时把车推到
巷子口。只见她舀一勺面糊，用那把竹制的“T”形
摊具，手腕轻轻一转，面糊便在铁板上均匀地摊开
了，不快不慢，圆圆满满。我总爱看这一下，就那么
一旋，好像把一天的疲惫都旋得烟消云散了。面糊
刚定型，她迅速磕一个鸡蛋上去，再用“竹蜻蜓”把
蛋液抹匀。蛋白和蛋黄渐渐凝在饼面上，金黄金
黄，嫩得很。趁蛋液没完全凝结，撒上葱花、黑芝
麻、榨菜丁，香味便“腾”地起来了。我们刚从教室
里出来，嗅觉格外灵敏，那股香气一飘过来，腿就跟
灌了铅似的，走不动了。

然后翻面，抹上甜面酱或辣椒酱。那酱是她自
己熬的，稠稠的、亮亮的，刷到饼上，便渗进饼皮的
每一个小孔里去了。最后加馅料：火腿肠是最基本
的，一分为二，在铁板边上略烤一下，微微焦黄时夹
入饼中。还可以加里脊肉、海带丝、土豆丝。两边饼
皮对折，从下往上卷起，用小袋子一装，外面包一层
纸防烫，一个鼓鼓囊囊的鸡蛋饼便成了。

鸡蛋饼最要紧的是趁热吃。第一口下去，牙齿
穿过饼皮，触到鸡蛋的嫩滑，触到火腿肠的焦香，触
到榨菜丁的爽脆，触到酱料的咸甜微辣——各种滋
味一层一层漾开，好吃极了。酱是灵魂，甜面酱绵
柔，辣酱鲜香，两样调在一起叫“两掺”，甜中有辣，
最是受用。初中同学小邵，每次周五傍晚都要加一
串里脊、一份海带丝、一根火腿肠，把饼撑得圆滚滚
的，吃时嘴边全是酱料。我们笑他吃相难看，他只憨
憨地笑：“放假了嘛，就是要吃个够！”

去年暑假回盐城，特意去了高中门口那条街。
到的时候正是放学时分，学生们三三两两从校门里
涌出来，和我们当年一模一样。阿姨还在，煤气灶
好像换了新的，人没变，只是头发白了些。轮到我
了：“阿姨，来个鸡蛋饼。”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手里
的“竹蜻蜓”一转，圆圆满满。“加什么？”“一根王中
王，加里脊，多放酱，不要辣。”她忽然笑了：“我好像
认得你——你是不是以前老来吃的那个学生？”我
说是。她把饼卷好递过来：“趁热吃。”

我咬了一口。饼皮很软，酱很甜，火腿肠的香
气一下子就涌上来了，还是那个味道。旁边几个穿
校服的孩子也围在摊前，叽叽喳喳地讨论加什么
菜，脸上是那种放学的快乐。我忽然觉得，时光好
像没有走过。

时间可以改变很多：学校翻新了，街道拓宽了，
我从小学生变成了大学生。但鸡蛋饼的味道没变，
它还在那里，在盐城的每一个黄昏，在放学铃声响
起之后，在每个普通人回家的路上。这大概就是

“地方小吃”最温馨的注脚——不是什么宏大的叙
事，只在寻常的米面油盐里，藏着寻常人对生活那
份温热的热爱，生生不息。

食毕，归去。夕阳
西沉，把整条街染成
了橘黄色。每个摊
位前都冒着热气。
盐城的傍晚，日复
一日，大概如此。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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